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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藝師生命史 

(一) 黃巫孟雀 

 

    黃巫孟雀，黃耀東配偶，1935 年(民 24) 6 月 15 日出生於埔里鎮溪南里青番坑，

父親巫明火，母親黃好。家中排行第二，上有一姊，下有二妹與一弟。二次大戰期

間，孟雀女士正值小學二年級，因戰亂到處躲空襲而暫停學業，幫忙家中家務及農

活。 

 

   1957 年 (民 46 年)，22 歲經人介紹與耀東先生結為連理，婚後照顧家庭，扶養

4 個小孩，眷養家畜、務農、採野菜，23-24 歲之際跟隨夫婿赴國泰紙廠就業，負責

處理紙漿，夫妻倆人在國泰工作的經驗成為他們日後創業的根基。廣興紙寮前期人

手不足，黃巫孟雀除了打漿之外，也從事抄紙、烘紙等等工作，唯裁紙與算紙未曾

從事。 

 

    草創初期每日約 4 點起床，燒柴暖烘紙爐，工作時間從凌晨 4 時至半夜 12 時，

除了協助造紙工作外，也要張羅家務、農忙，並為加班的工作人員準備晚餐。此時

主要生產手工宣紙、棉紙，並無製作民生用紙。成品紙質優異，受日本方面喜愛，

但因價高而沒賣出，僅於國內販售而無外銷。民 60-70 年代，建築業蓬勃發展，埔

里造紙工人紛紛轉往建築業發展，造紙人才難求，仍勉力經營，黃巫孟雀更持續控

管廠內打漿事宜，至 61 歲隨黃耀東一同退休，結束輝煌一生的造紙生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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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黃煥彰 

 

     黃煥彰，民國 46 年出生於埔里鐵山里，曾就讀愛蘭國小、大成國中，最後畢

業於臺中高工汽車科。身為家中長子，自幼與紙為友，13 歲便開始協助紙廠作業，

22 歲退役後，責無旁貸地進入家族事業，負責造紙和經營事宜。26 歲與妻子吳淑

麗結為連理，36 歲正式接手，成為紙廠主事者。黃煥彰不僅參與廣興紙寮創始至今

的演變，更見證埔里紙業興衰。於眾紙廠之中力求突破，開啟轉型之路，永續紙寮

的造紙文化。 

 

1. 童年回憶 

     黃煥彰的童年記憶裡，最深刻的便是父親為了維持家計而忙碌的身影。在他

2-3 歲時，父親除了處理家中養殖與農務，同時任職二姑家的國泰棉紙廠，協助管

理紙廠事務，但生性樂善好施的個性，加上關照兄弟姊妹、朋友和黃巫孟雀所組家

庭，即便兩處奔波，經濟情況依舊吃緊。 

 

    爾後因祖父行動不便，為了就近照護，父親便辭了工作，回到家中獨立設廠。

黃煥彰感嘆設廠所費不貲，家中經濟並不寬裕，創廠便已耗光所有資產，曾見父親

走路至梨山姑姑家借貸以支撐家計。即便如此，他們兄弟四人都為這創業之舉感到

榮耀，縱使年紀幼小，放學不補習直接回家，盡力協助工作，表達各自的支持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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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煥彰便幫忙務農，耕種菜園、甘蔗田及紙寮雜務，若父母親不在家，母豕待產，

也由他負責接生。 

 

2. 家族回憶 

    在大環境的驅動之下，埔里紙業逐漸興盛，為數眾多的鄉親皆投身紙廠，街頭

巷尾所議論的內容不外乎是訂單與交貨日期。年紀尚幼的黃煥彰，時常隨著堂兄及

堂姊，背著嗷嗷待哺的堂弟，至伯母所在的紙廠哺乳。他笑著說他們便是工廠生態

史的一部分。 

 

    父親的 10 個手足，分別為他的 7 個姑姑與 1 個伯父和 1 個叔叔，彼此感情相

當深厚。其中二姑黃院香在家族記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不僅是父親黃耀東造紙的

契機，更因開設紙廠之故，與黃煥彰有諸多交流，年幼的他便時常利用空暇時間，

與弟弟一同協助二姑，推運原料至國泰棉紙廠。除此之外，逢年過節的團聚，鐵山

路老家－廣興紙寮經常開辦 3 桌以上連絡情誼，熱鬧非常。 

 

3. 習藝沿革 

    黃煥彰與紙結下不解之緣，來自父親黃耀東的鼓勵與激發，一身技藝皆承其父

母之訓練。對他而言，肩負家業責任，走上造紙之路是唯一選項，恪守本分。負責

最為繁瑣、乏人問津的工作項目。從最初的原料處理、打漿、烘紙及抄紙，至末端

出廠的算紙與包裝等技巧，皆嫻熟於心。如此深厚的基礎，也成為日後改革紙品最

有力的支援。 

 

    具有豐富造紙經驗的黃煥彰，提及如何製作一張好紙，他認為原料來源、處理

方式及藝師技巧各佔 3 成，最後 1 成由紙品銷售方式而定。原料的來源地決定先天

條件優劣，處理方式為扭轉不足的關鍵，藝師心理狀態則左右成品質量。惟有靜心

完成每一個步驟，才可獲得潔亮、平整的紙張。若前置作業皆臻至完善，如何準確

切中用紙人的需求便是紙品販售的核心要素，他說：「紙張出去就好像在嫁女兒一

樣。」就怕所託非人，無法發揮最大潛能。 

4. 造紙人生活 

    黃煥彰身為紙廠主事者，除了工會偶爾聚餐，其餘時間皆與師傅一同造紙，他

說唯有如此才能令師傅心安、踏實地工作。民國 60-70 年代黃煥彰的工作夥伴由 2



30  

位打漿師傅、14 位抄紙師傅、16 位烘紙師傅共同組成。另有 4 位師傅負責燒火、

挑揀原料，萃取馬拉巴栗膠液，以備植物膠做紙張懸浮劑之用。他負責品質控管、

經營通路，父親黃耀東整理紙張處理、算紙、記帳等。由於吃、住皆在家中，與其

稱為薪水，不如道作零用金，每月 1000-2000 元。 

 

    雖然紙廠工作時間較為彈性，並無限制準確上班時間，他也須早早進廠，開機

作業，一天的作息便從早上 5 點開始，這作息一直保持至今日。為補充師傅一早消

耗的體能，他讓賣菜與點心小販於 9 點到廠裡吆喝販售，工作人員採買食物，好不

熱鬧也作短暫休憩。 

 

    下午時段相當熱鬧，除了 12 點到下午 1 點的午休時間，2-3 點時又有一波攤販

現身。各家的小孩在傍晚的放學時刻，也陸續出現在廠內找父母要些吃食，黃煥彰

一家並不擔心孩童打擾工作，時常幫忙看顧。到了 6 點便收工回家吃飯。有時需要

趕工，母親黃巫孟雀會先備好師傅的晚餐或買些點心，飯後做至 9 點或 10 點後收

工。現在因紙業較不景氣，為節省成本皆從早上 8 點開機作業，12 點至下午 1 點休

息用餐，每日 5 點收工。待師傅陸續離開之後，黃煥彰再關閉機器，結束一天辛勞。 

 

5. 雇傭關係 

    黃煥彰認為師傅是完善一張紙的靈魂人物─他們每日在悶熱潮濕室內環境，製

作一張張傑出的紙品，令他笑嘆這群人雖弱不禁風，卻是值得最好待遇的紙人。因

此不同於其他紙廠每日登記工作數量，每月 19 號他讓師傅自行填寫製作紙張的數

量及種類，並將薪資往上提至一張 3 元，種種作為皆出於對師傅的尊重。 

 

    除此之外，由於黃煥彰半數光陰皆在紙廠之中，每日與師傅一道生活，彼此之

間早已超越制式的雇傭關係，沉澱出如同家人的情誼。不僅師傅孩子於廠內一路成

長，有時連師傅家的狗兒都會到廠裡溜達。若遇農作繁忙，便放假讓他們回去看顧

田地。每逢農曆 7 月的中元普渡、或者年終尾牙，廠裡的師傅也會攜家帶眷到廣興

一同吃飯過節，熱鬧紛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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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紙廠生態  

    黃煥彰形容他一生在紙堆中打滾，對埔里紙廠生態印象深刻，繁盛階段，許多

資深師傅會辭職，自己設廠，紙廠遍部整個地區，師徒關係錯綜複雜。明面上雖有

40 餘家，有些則為大廠培育的衛星工廠，規模不大，彼此之間競爭激烈，主要資源

─原料與造紙師傅皆為爭奪目標。尤其在尚未半自動化的時代，一個造紙師傅需要

培育至少一年半或更長的時間，每跳槽一位皆為巨大損失。 

 

   原料則更加困難了，若無法從菲律賓進口樹皮，所有紙廠的庫存便相當吃緊，

畢竟臺灣原料過少，供不應求。倘若某家紙廠進口量不足，便會觀察附近同業的銷

貨狀況，是否載貨出去，尾隨在後，買下紙張轉售。為了處理彼此的糾紛，便聯合

組織工會，終究無力調停。黃煥彰表示工會公權力太小，一年所收的會費根本請不

起一個總幹事，最大的作用也就是聚集各家紙廠一年一起吃飯幾次，「我一生吃過

最多的應酬飯就是這種。」 

 

   產業的衰退約在民國 82 年左右，當時房地產非常蓬勃發展。從事房地產的師傅

一天的工資可能超過我們師傅兩三天的工資，許多師傅便辭職轉往房地產，所以就

算工廠訂單很多，卻找不到師傅。 

 

    又因產業密集外移，黃煥彰說：「畢竟那種手工紙的製造本身不是很大的技術，

它只是非常多人力的結合」，因此本土產業很容易在外地吃虧。再加上埔里造紙以

日式工法為基礎，加以改良自成一格。一到中國，不出半年便被人學個精光。紙廠

陸續歇業，原本鬥爭激烈的關係，最後也大方釋放設備，予以同業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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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抄紙藝師 

1. 林廣 

 

     林廣，民國 32 年出生於埔里復興里，妻為廖𤆬治，民國 66 年轉業造紙，搬移

至愛蘭里，開始一生漫漫造紙之路。從事紙業之前，林廣自幼踏入社會工作，輾轉於

不同產業，曾至臺北金屬業工作，也曾事木工、油漆等技術性工作。直到 34 歲接觸

紙業，抄了 10 年的紙，之後走向金屬脫模，並耕種自家農地，利用其餘時光烘焙蛋

糕，累積相當豐富的社會經驗。最終於民國 88 年回歸紙業，抄紙至今。 

 

    「抄紙人無法自稱師傅，每次盪料入簾都是挑戰，有成功也有失敗，我一直都在

學習中」，林廣如此謙虛地說。回憶當時的習藝過程，林廣一進紙廠便從抄紙學起，

因此知曉動作及技藝流程後，以實際操作熟練技巧，一年後從紙張厚薄不一的生手，

成為能穩定控制厚度的藝師，對他而言也僅為起步，原料的性質、機具的轉速、紙漿

流速與流向等變因的掌握，是成為抄紙人一輩子的課題。 

 

    轉入紙業的契機是因妻子廖𤆬治，於民國 63 年至廣興烘紙，彼時四處做工的林

廣，爾後廣興老闆黃耀東找他抄紙，為看照年幼稚子暫進廣興工作，因此早期林廣

工作時，總是邊抄紙邊帶兩個女兒，也因以件計費，時間分配彈性，可調撥時間處

理農務，與同在廣興烘紙的妻子協力造紙，共同經營家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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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提及抄紙的技巧，他表示厚紙久搖，薄紙反之，進料水量需大，令紙漿均勻流

佈竹簾表面，順帶將髒汙沖刷乾淨，並加入足量的馬拉巴栗，增加纖維滑動的時間，

強化彼此交織程度。箇中細節依紙種與個人操作而有所差異，如雁皮紙薄，抄紙速

度不可過慢，而過量的馬拉巴栗將減緩抄紙速度，此中拿捏他端看老闆調配原料的

技巧。林廣抄紙至今近 40 年，對待每一個步驟皆相當細心，若有雜質必挑掉，動作

審慎，以品質為重，他笑道：「紙抄得比較好，我老婆就比較有紙撥。」 

 

2. 洪秋燈 

 

   洪秋燈，民國 51 年出生於埔里房里里。家中有三男，在洪秋燈就讀高二時喪

父，身為長男的他，時常需要兼差打零工，來維持家裡的生計。於是在進入紙廠之

前，曾輾轉於兩家工廠，直到 24 歲透過友人的介紹，到廣興紙廠學習抄紙，從學

徒開始磨練，不斷精湛抄紙技藝，從業至今已有 30 年的經驗，未曾離開過廣興紙

寮。 

 

    洪秋燈的學徒生涯，是從師傅身旁見習開始，利用三天觀察抄紙步驟，將動作

銘記在心、不斷模擬。爾後從最傳統的手抄紙學起，以全身力量操控抄紙架，下舀

抄紙槽，自行盪料入簾，三天掌握基本技巧，再用莫約半年的時光熟練技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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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談及早期紙廠的工作型態，每日早上 7 點，天剛亮開，全部工廠的人就已經開

工，持續工作到天黑，晚上 6 點收工是最早的，7、8 點下班則是常態。洪秋燈進廠

初期，一天約 200 張紙，一張張熟稔技巧，老闆第一個月甚至補助 3 千元獎金做為

勉勵。上手後 1 小時能抄 80 張紙，尺寸多 2.3 × 4.5 台尺，品質穩定且迅速。 

 

3. 林慶堂 

 

    林慶堂，民 36 年出生於埔里水頭里。南光國小畢業後，曾從事眾多工作，並

於父親過世後繼承家中田地，耕種水筍及甘蔗。他踏入造紙業的契機是在 35 歲，

於因緣際會之下，觀摩了紙漿搖盪成紙的過程而心生興趣，隨即至兄長開設的紙廠

習藝做紙。這一時興起，讓林慶堂兩邊奔波，每日農忙完畢，即刻前往紙廠習藝，

雖辛勞疲累，卻也奠定了日後的基礎。 

 

  但林慶堂最初的造紙生涯並不長久，才熟練抄紙的各個技巧，就隨著舅舅前往

沙烏地阿拉伯從商。回國後也以外銷娃娃或裝飾品為業，持續 3 年便重返農地，種

植筊白筍及甘蔗。再次進入造紙業林慶堂已年至 56 歲，他選擇停止務農，依憑早

年抄紙的基礎，至新光華紙廠擔任藝師。 不久之後埔里在 1999 年，921 大地震受

到重挫，他也在大環境一片混亂之中，轉至廣興紙寮工作至今。如今工作模式穩定，

每日從早上 9 點做到中午 12 點，休息 1 小時再持續至下午 5 點，其餘閒暇時光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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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修理電器為興趣及副業。13 年來造紙技藝早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，一點一滴沉澱

出越加純熟的技巧。 

 

  如今提起抄紙的技巧，林慶堂總而言之：「老闆的原料打得好，我們抄的紙才

會漂亮。」除此之外，平和的心理有利於穩定抄紙架的擺放，同時維持姿勢的流暢

度，令雙手均勻地前後、左右搖動，不可隨意晃動。過程中避免觸摸紙漿，每抄一

張紙，也須重新思考一次流程，如此才能搖得平均。抄出纖維平均的紙只是第一步，

讓每一張紙維持相同的厚度才具備一名合格藝師的基本資格。如同林慶堂所說，假

設今天工作目標是 500 張，便是 500 張厚度完全相同的紙。其中分寸的拿捏得靠多

年經驗的累積，以及各人對於技藝的領悟，「一張紙要搖的一樣勻厚都要靠師傅的

功夫。」 

 
4. 蔡美鸞 

    蔡美鸞，民國 37 年出生於臺中縣沙鹿鎮，家中有 8 位兄弟姊妹，幼時就讀沙鹿鎮的

公館國小，因搬家於西勢國小完成學業，爾後政府徵收清泉崗的土地做機場之用，民國 51

年舉家分配至埔里居住。屆時蔡美鸞剛畢業不久，兩天後便踏入紙廠工作，曾輾轉於 3 家

紙廠，最終因 921 大地震，令她所工作的紙廠損毀歇業，便在民國 88 年入廣興紙寮擔任

抄紙藝師，至今已有 40 年的工作經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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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蔡美鸞從 14 歲投入紙業開始，以外場的工作為主，每日於陽光的高度曝曬，又聽說

抄紙皆在室內工作，令她心生轉職的念頭，這段期間也從事過不同的工作，21 歲與丈夫結

褵，倆人一同務農、耕種田地。28 歲轉任抄紙，才發現工作與想像有所出入，她笑道：「不

知道撈紙會這麼辛苦。」 

 

    由於蔡美鸞投身紙業時間早，見證造紙機具更新的各個階段。如她最初習藝抄紙時，

是承古法造紙，不論是打漿、配料等過程，皆純手工處理，並以三支竹竿、三條線拉動抄

紙架，運用全身的力量抄製一張又一張的紙。爾後也曾由工廠統一配料，從管線輸送紙漿

至桶子中，因每人紙漿特質相同，所造紙張差異不大。 

 

    她也說廣興造紙方法較個人化，難度較高，因此「紙也不太一樣。」即便紙廠聘請專

人處理原料，但藝師需自行提取原料、加水調配，依據平時的操作習慣配製適合的紙漿濃

度。蔡美鸞在男性多數的抄紙工作中打滾多年，也摸索出一套獨特的抄紙方式，在抄紙架

的滾輪軌道上加一塑膠管，讓管子幫忙支撐抄紙架的重量，以此解決力氣不足的困擾，「因

為我女的呀，靠輔助器管子的滑動比較省力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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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蘇海龍 
 

 

    蘇海龍，民國 47 年出生於台北六張犁，民國 84 年因緣際會之下，來到埔里廣

興紙寮，隨著師傅學習抄紙。「總是要找個生計吃飯吧，這裡剛好可以容納我們這些

老骨頭。」面對從未接觸過的技藝，蘇海龍發現抄紙架搖得越久、紙張越發厚實，他

的不熟練讓紙張厚薄不一，無法烘製。為了盡早克服困難，他用三天體會漿與水的混

合程度與厚度，三天後便可獨自運作。其中竅門在於：「用心學習，講求自己用心體

會感覺。」 

 

    他所抄製紙種從最早期的宣紙，到星雲大師指定的耐磨耐操紙，如今更多了混合

特殊材料的紙種。經手的尺寸由 2 尺 3、4 尺半，擴增至 3 尺及 7 尺。其演變除了自

身技藝的增長，造紙器具的革新也有所助益。蘇海龍從傳統抄紙法，雙手配合腰部，

往下撈紙漿的抄紙姿勢，走向盪料入簾，半自動化的時代，抄紙架操作卻仍是傳統

式 : 以三根桂竹、彈力帶和抄紙架。面對半自動的革新浪潮，他卻未全盤推新，仍

使用傳統的繩子吊掛而非新式滾輪，控制抄紙架的擺動，「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個樣

式，不希望改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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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蘇海龍心中的好紙除了各方條件的配合，也須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況，「當天心

情不好所做的紙不會好。」蘇海龍自抄紙以來，每日皆從早上 8 點開始做紙，中午 12

小憩片刻，再與纖維相處至 5 點下班。從摸不出紙厚薄的生手，至今已是具備 20 年

以上抄紙經驗豐富的藝師，即使如此他卻說：「學得多，不是厲害，我不敢說我做得

很好，只是還在求進步。」 

 
(四) 烘紙藝師 

1. 廖𤆬治 

 

  廖𤆬治，1947 年(民 36)出生於埔里鐵山里，為家中二女，上有一姊，父親早逝，

母親務農養家。從 14 歲開始踏入造紙業，16 歲習藝烘紙，1 年後正式出師，18 歲

從長春棉紙廠離職，轉而學習裁縫，27 歲結識林廣，兩人結為連理，育有兩子。28

歲回歸紙廠工作，成為廣興紙寮第一位烘紙藝師，30-37 歲為處理家務而中斷烘紙，

爾後恢復工作，成為廠內最資深的藝師，也見證廣興紙寮各時期的變化。 

 

     廖𤆬治師出長春棉紙廠，1960 年代從業人員眾多，新進員工由原料挑揀奠定基

礎，1 天 5 元，薪資與烘紙學徒相同。進到學徒階段後，先撿藝師淘汰掉的紙張試

烘，待技藝純熟度提高、為師傅認可之後才能站上烘紙臺，讓廠內藝師帶領學習。

廖𤆬治的技藝師承 2 位烘紙藝師，由資深藝師放紙，她負責刷紙，一步步熟稔烘紙

技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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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975 年(民 64)進入廣興紙寮，此時紙廠成立不久，原料由黃耀東、黃巫孟雀準

備，僅廖𤆬治與蔡阿蕊二人烘紙，使用傳統 2 × 4 尺的烘紙臺，另有劉榮坤負責抄

紙。爾後人員漸長，紙業繁盛，孩子便帶來紙廠照顧，利用午休準備家中食材。每

日從早上 7 點上工，中午休息 1 小時，回家用餐，再做至 5-6 點收工，偶爾加班。

若遇農忙則請假照料田地，也運用空暇時間兼差、貼補家用，家務與工作共同進行。 

 

  多年浸淫烘紙技巧，具備深厚經驗的廖𤆬治，對於各步驟的細節瞭若指掌。第

一步調勻太白粉於鋼板之上，令紙張四角貼付鋼板，又不至於緊貼鐵板。再從右邊

中間開始刷紙，施力均勻，過程中力求穩定烘製無皺褶的平整紙張。於廣興執業至

今，她的精湛技藝甚至能扭轉二級紙，烘出一張張品質優異的廣興紙。       

     

2. 蔡阿蕊 

 

 

蔡阿蕊，民國 38 年出生於埔里同聲里，爾後隨著丈夫定居於愛蘭里。家中有

兩兄妹，兄長為蔡金眼。從南光國小畢業後，便至住家附近的食品公司工作。22 歲

與丈夫劉榮昆結識，兩人結為連理，並辭去食品公司的工作，在因緣際會之下，接

受廣興紙廠老闆的邀約，兩人從此便投身紙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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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初，丈夫從挑揀原料開始，並與廠內資深員工一同負責抄紙。而蔡阿蕊則與

黃巫孟雀女士學習烘紙技術，僅僅十多天就能精熟烘紙技巧。為了貼補家用，也運

用空暇時間，從事農耕以維持生計。夫妻兩人投身紙廠工作，一待就是 17-18 年，

直到劉榮昆開始接手碗盤生意。 

 

約在民國 70 年左右，夫妻兩人靠著自身的技巧，丈夫負責抄紙，蔡阿蕊負責

烘紙，合作分工、搭檔多年。當時丈夫專門提供大型紙張，尺寸通常為 2 尺 4 尺半。

由於工作繁忙，夫妻兩人常常加班到晚上 8-9 點，隔天早上又必須 7-8 點到紙廠工

作，日以繼夜的生活，小孩便時常託付給老闆黃耀東照顧。 

 

手工造紙中最關鍵便是膠質的融合，若是馬拉巴栗的膠質沒有與其他原料成

功混合，當烘紙師傅用手拿起紙張，準備烘紙時，紙張容易在半空中裂開，因此烘

紙師傅要時刻提醒抄紙師傅，調配好膠質的比例。當木桿放下時，首先要先以左手

起紙，右手接紙，用左手扶著紙張的尾端，並使木竿的尾部著版，而非全竿著版。

若是全竿直接落下，位於木頭部分的紙張會最先壓到，導致那部分的紙張較容易乾，

而導致紙張乾溼不一。 

 

在刷紙的過程，烘紙師傅用鬃刷將紙張裡的空氣刷出去，讓紙張平整。鬃刷的

挑選也尤其重要，若是刷毛太硬容易將紙張刷破；但若是硬度不夠，反而不易刷紙。

烘紙的過程大約一至兩分鐘，等到紙張的水氣完全乾時，用指甲輕輕從角落掀起，

按住紙的 1/2 處，然後輕輕掀起紙張，才能將紙張完整拿起。最後，將每一張紙對

齊，以便於數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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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張唯芳 

 

  張唯芳，民國 45 年出生於埔里愛蘭里。愛蘭國小畢業後，便至臺棉紙廠工作。

提及當初造紙的緣起，民國 58 年的埔里以紙廠為大，對幼小的她來說，「只有紙廠

可以做。」22 歲與丈夫結為連理，適逢民國 60 年代，紙業蓬勃發展，埔里尚有 40

多間紙廠，婚後丈夫結束先前的工作，投身紙業，與張唯芳搭配抄紙，成為工作上

相互照應的搭檔。育有三子，早年曾帶至廠裡照顧，「放在烘紙檯旁邊，孩子就會安

靜地在那兒玩呀。」 

 

  她的習藝從挑揀原料開始，不分樹皮種類皆須精熟流程。以楮皮為例，需挑揀

出帶有黃點或結痂的樹皮，再將無瑕疵的樹皮集中擺放，以利打漿師傅收料處理。

作為習藝過渡期的揀料僅有幾天，便能向資深藝師學習烘紙。教學方式是由一位藝

師帶領 2-3 位學徒至烘紙檯實作，並於一旁教導他們完成操作。每位學徒的習藝時

間長短不一，張唯芳從基本、簡單的紙種開始，花了近一個月掌握基本技巧，一年

內將技藝純熟於心，至今已有 47 年的烘紙經驗。她謙虛地說道：「你的學習能力若

好，就會很快了。」 

 

  早年埔里紙市蓬勃發展，紙廠訂單較多，夫妻倆做到晚上 8 點才肯收工，偶爾

還利用空暇時間至喜宴會場幫忙，兼差增加收入。張唯芳感嘆地說道，那時訂單多，

即便臺棉歇業，紙也隨他們烘，「哪裡比較多紙，我就去哪裡。」現在埔里紙業不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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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，紙廠約 5 點就閉廠，因此張唯芳目前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。畢

竟「市場不像以往那樣，都萎縮了。」時至今日，回顧張唯芳以往的造紙生涯，其

實是開展於時代脈動之中。 

 

 

4. 陳玟琇 
 

 

     陳玟琇，民國 53 年出生於苗栗。民國 76 年與丈夫洪秋燈結縭之後，便辭去玻

璃廠的職務，從此定居於夫家故鄉─埔里。之後經由同事引薦，夫妻倆人以一年之差，

先後投身埔里紙業。 

 

    陳玟琇烘紙技藝的養成，是由廠內資深師傅步步引導。從較簡單的包裝紙開始磨

練，持續近半年才稍加上手，再用 1-2 年控制做出來的品質。她不急不躁地說：「就

慢慢學呀，邊工作邊經驗邊學習。」已有 26 年經驗的她，仍舊不斷精湛技術，陳玟

琇說：「這個是學無止境，有時候我們烘紙也是很不順，沒有人是師傅。」 

 

    提及烘紙技巧，陳玟琇認為關鍵落在前段作業─抄紙，「他抄紙抄得漂亮，我們

再來烘，就會比較順手。」當抄紙師傅交付的紙有瑕疵，帶有許多二級紙的話，還得

揀二級紙掩蓋不足之處，同時過程須流暢地邊烘邊檢，以免紙張起皺。此階段稱作拼

揀，雖然操作上相當耗時，但烘紙本是把關紙品的必經程序，不可懈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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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已在紙廠走過漫漫歲月的陳玟琇，不僅與丈夫攜手獻身埔里紙業，家中三個小

孩都在紙廠長大。從懷孕、產子、育幼，對陳玟琇而言，廣興紙寮也是人生重要一

部分。 

 

 

5. 潘素珍 
 

 

潘素珍，民國 42 年出生於埔里房里里。父親潘文章，母親李碧綢務農養家，

耕種茭白筍。曾在電子加工廠、紡織廠工作，18 歲與丈夫蘇海龍結為連理，便辭去

工作投入家庭。28 歲重回紙業，到臺棉烘紙，至 30 歲前在台北工作，直到 921 大

地震後，回到家鄉投身紙業。 

 

家中有四男二女，長兄潘健飛曾是位抄紙師傅。大姐潘素卿，自國小畢業便投

身紙業，是一名烘紙師傅。排行次女的潘素珍，民國 55 年從愛蘭國小畢業後，便

到新光華學習烘紙，起初從最基本的燙髮紙做起，在師傅細細地引導下，開始學習

烘紙技術。當時技術還不純熟的她，烘出來的紙張品質不一，厚薄皆有，只有將紙

烘好才算錢，一張僅僅賣 2 角而已。然經時光打磨，如今技藝純熟，所製紙品光滑

平整，已是一名技巧卓越的烘紙藝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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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陳寶華 

 

     陳寶華，民國 42 年出生於嘉義中埔鄉，垂楊國小畢業後從事理髮工作。因工作

之緣與來自埔里的丈夫結識。兩人便在民國 62 年時結為連理，21 歲的陳寶華就在埔

里走向新的人生道路。 

 

    民國 63 年夫妻兩人透過親戚介紹，至長春棉紙廠工作。當時埔里紙市外銷量大，

工廠為了趕工，索性略過原料挑揀，讓陳寶華從烘紙做起，丈夫抄紙，兩人便相互搭

配近 10 年。直到民國 70 年代，擁有純熟技術的兩人紙，選擇離開長春自立門戶。然

而好景不常，民國 80 年代埔里造紙業景氣不佳，營運至此也僅能歇業。關廠之後丈

夫選擇轉行，從事其他工作，陳寶華則至廣興繼續做紙，一待便是 30 年。 

 

    未曾離開埔里紙業的陳寶華，提到當初選擇紙業的動機，看中紙廠的工作時間，

相當彈性，畢竟：「要照顧孩子呀。」僅偶爾兼差，操起理髮刀幫附近鄰里的朋友理

髮，補貼家用。又因早年家庭代工正是興盛，每日從早上 7 點做到晚上 8 點之後，便

能夠提早下班回來看顧孩子。下班後，繼續幫婆婆黏娃娃增加些許收入。 

 

      談及烘紙的步驟，第一步便是紙豆腐的拆線。由於抄起來的紙張水份較多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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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張疊起之後，便相互貼附成塊，狀似豆腐。為了利於分離紙張，抄紙師傅每覆一張

紙，便會放線至紙張之上。因此烘紙師傅在拆完線之後，左手拿紙，將其捲進竹竿裡，

交予右手後拿高，再平平地揮至鐵板上。 

 

     最後再以刷子刷平，其中的力道控制全靠經驗，「不可以太輕也不可以太重，太

重會刷破，太輕會刷皺。」，紙張的厚薄也是影響力道的一大要點，紙薄則輕；厚則

重。上述的烘紙技巧靠得便是烘紙師傅多年累積的手感與技巧。陳寶華畢生貢獻紙

廠，至今已累積 40 年的工作經驗，因此放紙是否平整、刷紙是否均勻等細節的控制，

皆以無比純熟的烘紙經驗，沉澱出屬於自己的技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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